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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符号学语义视域下的宋代礼器瓷装饰设计研究

游哲轩

（景德镇陶瓷大学设计艺术学院，２８３７９９８１２＠ ｑｑ．ｃｏｍ）

摘　 要：设计符号学语义研究设计符号系统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传递意义的结构与机制，聚焦于符

号能指（形式载体）与所指（概念内涵）的意指关系及设计符号系统的表意逻辑，通过分析符号的象征

性、规约性及语境关联性，揭示设计元素对功能意义、情感价值与文化认知等的构建。 本文从设计符

号学语义的角度出发，论述符号语义与宋代礼器瓷装饰设计的关系，进而从外延语义、内涵语义、意识

形态三个层面论述设计符号学在宋代礼器瓷装饰设计上的使用，最终探讨宋代礼器瓷装饰设计所表

达的意义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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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本质、性质、规律、人与符

号关系的人文科学，其起源可追溯到先秦和古希

腊时期。 索绪尔首先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

原理，他认为，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

体［１］。 时至今日，对符号学的研究已相当系统

化、多元化。 中国学者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

推演》中给了符号一个清晰的定义：“符号是被

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 ［２］１他认为：“意义必须用

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 ［２］２可

见“意义”和“符号”是分不开的。 符号是一个庞

大的体系，包括语言、动作、色彩、文字等，它本身

不带任何感性色彩，有限符号所指意向也是有限

的，但在经过符号接收者带有感性的信息选取和

联想、想象后，符号的部分意义就被主观性地改

变了。 也就是说，符号的意向会受到符号接收者

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１　 设计符号学语义概述

符号学原理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当

符号学应用到设计学上，就延伸出了“设计符号

学”。 设计学中，符号通常是设计元素解构和加工

整合的结果，协助设计者完成产品语言的设计和

表达，充分发挥产品的精神功能［３］，从而方便使用

者通过主观感知对设计作品形成认识，进而理解

和接受。 设计符号学语义是设计符号学中“意义

生成”的核心部分，即符号所表达的含义。 胡飞等

在《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理论、方法与应用》中从

符号的真实符码、术语系统和修辞系统进行符号

意义的分析和探讨，即图像符号语义的生成、转换

及表达［４］。 设计符号学语义关注符号与其所指代

的概念、情感或文化内涵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设

计中的符号如何通过形式、色彩、材质、结构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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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传递特定意义，以及受众如何解读这些意义。

设计符号学语义具有可理解性、独特性、时代性、

技术性、多层面性等特点，可应用于多种产品的设

计实践［５］。 从设计符号学语义的角度来分析和了

解设计符号中的设计语言，不仅扩大了符号学的

研究领域，而且能够为设计提供方法和思路，进而

探求出更完善的设计规律。 陶瓷设计是多项设计

融合的体现，符号学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和了解陶

瓷设计中陶瓷语言和设计符号的表达。 文章结合

了部分设计符号学的知识，探究设计符号学语义

在宋代礼器瓷装饰中的运用。

２　 宋代礼器瓷概述

宋代时，瓷器设计及生产迎来了空前的发

展。 宋代推行“崇文尚礼” “文德致治”的政策，

创设礼器局，大量设计并制造礼器，因五代十国

时期连年征战致使礼仪人伦破坏殆尽，故而宋代

统治阶级重振礼制以加强中央统治。 “铜禁”等

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促进了铜礼器的替代

品———礼器瓷的发展［６］。 南宋时，杭州“修内司

官窑”主要生产陶瓷礼器［７］，多仿夏商周青铜礼

器制作瓶、壶、炉、觚、尊等。 与此同时，宋代社会

受到“理学”和禅宗的影响，宋人形成了淡雅精

致的生活情趣，陶瓷也形成了不同于唐代的风

格：内敛含蓄、清新隽永。 随着礼器瓷在民间广

为流传，其功能也开始向陈设器转变。 在历代皇

帝的努力下，宋代礼器瓷逐渐达到了顶峰。

宋代礼器瓷主要作为国家与民间的祭供礼

器使用，如《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 ［８］（图

１）中可见地面放置的 ３０ 余件外壁青色、内壁白

色的青瓷豆、壶等；礼器瓷也多作为陈设器用于

文人墨客插花、摆设等日常使用；还作为社会等

级尊卑与礼制制度的体现；更有一些礼器被作为

艺术收藏品与区域文化交流的媒介。 国家层面

的礼器瓷质地优良、制作技术先进、技法丰富、风

格多样，代表了中国古代瓷器设计的最高水平。

民间礼器瓷则多用于墓葬、寺庙、道观等场所，风

格简朴，质地较为粗糙。 总之，在宋代礼制“礼

及庶人”的制度背景下，礼器瓷高度遵循着礼的

制度，其生产和使用具有维护礼制的目的性。

图 １　 《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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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宋代礼器瓷装饰中设计符号学语义的

运用

　 　 宋代礼器瓷设计装饰较少，甚至不加装饰，单

纯依靠釉色及烧成之后形成的独特效果，予观者

以美的感受，具有简洁淡雅的特点。 而在语义学

维度下，宋代礼器瓷装饰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

析，即外延语义层面、内涵语义层面和意识形态层

面［９］。 外延语义层面是装饰外在形式所传达出来

的信息，主要可细分为材料、色彩、结构三个层面；

内涵语义层面并非由外表语义直接表现，而是处

于人的情感意识中，即利用陶瓷产品触及人的感

性认知，调动人的感性情绪，涉及本能层面、行为

层面和反思层面，也对应人脑活动的三个层次，需

要在一定的语境下解读和分析；意识形态层面深

藏于宋代礼器瓷装饰，被理解为出现在宋代的意

识和处于主导地位的观念与习惯的集合，它常常

不被人所意识到。 对设计符号学中语义学层面的

整理与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对宋代礼器瓷装饰的

设计语言有一个更加全面且深入的了解。

３．１　 外延语义层面

首先，从材料层面上来看，陶瓷的材料可以

分为两种，包括坯料和釉料，宋代礼器瓷将二者

的材料符号综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整体

效果。 其中，坯料是陶瓷的骨架，决定器具能否

成瓷，同时也会对陶瓷表层釉面的呈色产生影

响。 相对厚重的陶器坯体而言，瓷器坯体质地更

为坚硬，重量更轻、白度更高、透光性更强，表面

洁白细腻，给人以通透、素雅、清亮之感。 而釉料

是陶瓷的皮肤，宋代礼器瓷通常周身施以厚釉，

高温烧制成瓷，形成光滑如同琉璃的质感。 此

外，宋代礼器瓷通过特殊的技术（裂纹、窑变、气

泡、出筋等）丰富釉料的视觉语言。 比如，龙泉

窑青瓷簋式炉（图 ２） ［１０］６利用釉的流动性和坯料

的泥土特性，结合造型上的出沿，形成突出的、无

色釉的棱筋，和器体表面上平整的釉面产生了对

比，突出了厚釉的自然美。

图 ２　 龙泉窑青瓷簋式炉

　 　 其次，从色彩层面上看，宋代礼器瓷装饰色

彩以纯度较低的青色（粉青、青白、灰青、天青、

梅子青等）为主，但在色彩效果上，除了单一釉

色之外，也有相对丰富的色彩效果。 比如：宋钧

窑玫瑰紫釉出戟尊（图 ３）有浓艳釉色（玫瑰紫、

蓝色等）的窑变；哥窑青釉鱼耳炉（图 ４）有被称

作“金丝铁线”“百圾碎”的裂纹釉面，形成青色、

黑色和黄色的强烈对比效果。 又如，景德镇窑青

白瓷鼎式炉（图 ５） ［１０］１１２利用釉的流动性，使得造

型边口形成薄釉、表面纹饰边缘等地方形成积

釉，使釉层依器体凸凹线型的部位产生厚薄变

化，烧制后器体形成深浅不同的艺术效果。 釉层

较薄处为青白色，釉层较深处为青色，如同影子

图 ３　 钧窑玫瑰紫釉出戟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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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故称“影青瓷”。 但宋代礼器瓷的釉色风

格总体显得简洁清秀、自然雅致。

图 ４　 哥窑青釉鱼耳炉

图 ５　 景德镇窑青白瓷鼎式炉

　 　 最后，从结构层面上来看，宋代礼器瓷装饰

结合了纹饰和精致的配件，并与釉色相得益彰。

宋代礼器瓷虽然主要以商周青铜器为复古原型，

但在设计时注入了新的时代活力。 在设计表面

纹饰时，宋代礼器瓷普遍去繁从简，除少数刻以

单层植物纹外，多在肩部、腹部等视觉突出点饰

以少数弦纹。 如官窑粉青釉凸弦纹双耳鼎式

炉［１１］２５５、簋式炉［１２］ 和官窑粉青釉凸弦纹兽首环

耳壶［１１］２４７，器体上均只有一条或两条弦纹装饰

于颈部（图 ６）。 有的宋代礼器瓷不施加任何装

饰，予观者以精致的美感。 比如哥窑六方八卦纹

龙耳鼓丁簋炉（图 ７），在仿造青铜器簋的同时，

去掉了青铜器表面通常具有的繁缛的花纹和簋

自带的盖子，器体周身饰以线纹和乳钉纹，双耳

精致，保留了青铜簋的一些特征。 又如景德镇窑

青白瓷鬲式炉（图 ８） ［１０］１１７，在保留了鬲式造型的

基础上，简化了鬲的双耳，将青铜鬲较为分散的

袋式足部设计得更加集中、短小；而青铜鬲腹部

繁缛的饕餮纹也被简化成了单层浮雕的荷花纹、

荷叶纹，因此显得更加整体、美观；景德镇窑影青

釉的使用，使得表面纹饰出现了颜色变化，立体

感更加强烈。 宋代礼器瓷这种美感使瓷器打破

了传统青铜器的庄严沉重，转而传达出一种主要

依靠釉色之美的复古新意，可谓独具匠心。

图 ６　 宋代礼器瓷弦纹装饰

图 ７　 哥窑六方八卦纹龙耳鼓丁簋炉

图 ８　 景德镇窑青白瓷鬲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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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内涵语义层面

诺曼（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Ｎｏｒｍａｎ）将人们对世界的情

感体验分为先天部分、控制身体日常行为的运作

部分和大脑思考部分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的体验

分别对应人脑活动的三个层次———本能层、行为

层和反思层，每一个层次在人的整体机能中起不

同的作用［１３］。 其中，本能层面是使用者对设计

作品作出的本能反应，既没有受到政治、文化、社

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也没有经过理性思

考的生理层面感观反应；行为层面在本能层面上

更深入了一步，关注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即使用

者在使用设计作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感觉，这比

本能层面直接的感官体验更加理性化；反思层面

是三者中等级最高的层面，是人脑对设计作品内

涵信息的理解与分析而产生的情感。 反思层面

超越了生理层面，主要依靠使用者的思考与理解

产生作用，与设计作品中蕴含的文化意义、象征

意义以及使用者的个人经历所产生的经验记忆

有着很大的关系。

首先，从本能层面上看，宋代瓷礼器瓷土材

质优良，而厚釉的使用也使得成瓷在最大程度上

隐没了坯料的肌理和边口，形成了温和润滑的质

感，令人感到亲切、舒服。 比如，龙泉窑在坯料中

加入紫金土，并施以厚釉，使得成瓷釉色纯度降

低，和坯土的颜色相得益彰。 青色属于光谱中的

冷色系，能使人联想到绿水、天空、树荫、远山等，

又因青色在光波中属于短波，在人的视网膜上呈

现位置较浅，因而对眼部神经的压迫感较少，有

缓解视觉疲劳的作用，短波长的颜色也会给人以

后退的动感和比实物更远的距离感［１４］２１１－２１２。 因

此，宋代礼器瓷的青釉色给人以冷静、内敛、悠远

的生理感受。 一些礼器瓷釉色充满变化，又给人

以丰富的视觉感受。 宋代礼器瓷常用的纹

饰———弦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如新石器时

代的陶食器“豆”上的弦纹（图 ９） ［１５］，这是一种

最简单、实用的传统装饰纹样。 线是体现风格的

重要表现方法，也是构成形体的主要元素，而在

点、线、面三种纹饰之中，线纹是最为突出、视觉

效果最为强烈的，具有简单、朴素的美感。 温克

尔曼（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认为：“把美表现出来的线

条是椭圆形的， 其 中 含 有 统 一 和 经 常 的 变

化。” ［１６］在我们观察古代彩陶的时候，也常常会

因为彩陶上因曲面形成的椭圆形线纹装饰而触

动。 在线纹基础上发展成的弦纹，使得宋代礼器

瓷形体富有变化，既丰富了观感体验，又引导使

用者的视觉，更突出了器体的视觉中心点。 礼器

瓷表面简单的纹饰和精致的配件相结合，给予使

用者一种简约而不简单、淡雅而不平淡的感觉。

图 ９　 新石器时代的陶食器豆

　 　 其次，从行为层面上看，宋代礼器瓷的装饰

设计和造型相辅相成，以满足礼器瓷的功能———

祭祀和日常使用。 瓷土的密度相对陶土更小，而

硬度更大，烧制成瓷要求瓷土厚度更薄。 因而，

宋代礼器瓷持拿、捧握在手中时，有比陶器更为

轻便、坚实的感觉。 厚釉的使用也掩盖住了瓷坯

上的大多数肌理，宋代礼器瓷经过漫长的时间洗

礼，抚摸时手感依然温润细腻，不会产生硌手的

感觉。 因此，礼器瓷的表面更不容易受到磨损。

例如，遂宁金鱼村曾经出土过许多宋代龙泉窑和

景德镇窑的礼器瓷，也出土过许多铜礼器，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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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瓷表面依然光滑完整如新，而所有铜礼器表

面均已磨损生锈，或因被土壤中的化学物质腐蚀

而显得粗糙。 礼器瓷上青釉的使用，让人产生了

沉静、含蓄的感觉，和祭祀的庄重感相吻合，也呼

应了宋代人淡雅的生活情趣；位于腹部、颈部的

弦纹、植物纹增加了持拿或捧握时所产生的摩擦

力，一些精致的配件（耳、足等）也起到了调整器

体重心、方便持拿的作用。 如遂宁金鱼村景德镇

窑青白瓷鼎式炉［１０］１１４（图 １０），在三条足的顶部

设计了捏塑的花瓣造型，同时在器体腹部设计了

两个起到装饰作用的环，这些设计增加了稳定

性，使得炉子在持拿方便的同时，不至于因足部

过高而翻倒。

图 １０　 景德镇窑青白瓷鼎式炉

　 　 最后，从反思层面上看，随着瓷土材质的逐

渐提高、生产成本的低廉化以及生产技术的日益

革新，宋代礼器瓷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平易

近人的风格，与宋代“礼及庶人”的制度相呼应。

礼器瓷常施以厚釉，烧制形成如同玉一样的质

感，透露出古人对玉的审美：古人迷恋玉，不仅将

玉作为装饰品，还视为儒家君子人格的象征和国

人的灵魂需求，作为一种可以通往未知的神秘领

域（天地）的媒介矿物，如良渚文化玉器“琮王”

（图 １１） ［１７］等。 在更深层次上，玉延伸为一种精

神符号，这与北宋崇尚礼制的特点相吻合，而青

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因多方面原因逐

渐从上层社会走向世俗化，同时在儒释道玄学的

推动下，逐渐成为了中国文人风骨的象征［１４］２１０。

因而，宋代礼器瓷釉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特

点———大众化、文人化，这种风格反映到宋代礼

器瓷的纹饰上，弦纹有着简洁的美感，仿造易经

八卦的纹样和宋代尚礼之风相呼应，传达出礼制

的庄严感；荷花纹又因《爱莲说》等作品可看作

文人风骨的体现。

图 １１　 玉器“琮王”

３．３　 意识形态层面

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观念的结合，体现了

一个时期内的社会群体对事物的感观理解和

认知，综合了社会群体的审美观念、价值观点、

宗教信仰、社会风尚等要素。 通过对宋代礼器

瓷装饰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宋人丰富多元的意

识形态。

首先，宋代礼器瓷体现了宋人含蓄简洁的审

美观念。 宋人的设计审美意识形态有明显承自

五代的特点，因为宋代礼器瓷的装饰多以青色满

釉为主，釉色和风格与五代时期耀州窑的天青色

满釉极其相似，这体现了宋人对于五代十国时期

审美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宋代礼器瓷风格清

秀，和唐代陶礼器———唐三彩绚烂多姿、华丽奔

放的风格截然不同，这体现了宋人对于唐代审美

的摒弃。 宋人一反唐代胡人风格浓厚的审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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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转而将审美视角追思到更加久远的年代，他

们试图将商周青铜器时代，乃至更久远的玉器文

明时代的设计审美融入礼器瓷之中［１８］，从而形

成他们独有的审美。 由此，宋人创造了一种全新

的设计美学境界：简约淡雅、道学浓厚。 这种美

学境界逐渐从上层阶级广泛流传到民间，这和许

多朝代崇尚大方华丽、丰满浓烈的审美大有

不同。

其次，宋代礼器瓷的器型与装饰线条风格内

敛，体现了宋人重视礼制、追求理学、崇尚隐逸脱

俗的价值观。 宋人延续了青铜器和玉器的礼仪

用途，并注入礼器瓷中，体现了宋人对礼制的高

度重视。 同时，宋礼器瓷装饰设计受到社会上流

传广泛的理学的深刻影响。 宋代理学崇尚“存

天理、灭人欲”，即去除人类基本需求之外的一

切欲望和杂念。 故而，宋代礼器瓷一改唐代华丽

丰满的“情”的风格，减少了装饰中可以调动情

感的元素（如高饱和度的颜色、复杂的造型），其

装饰设计转向了清新质朴的“理”的风格，这和

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数百年来，

宋代经常受到周边辽、西夏、金的袭扰和侵略，偏

安一隅，故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保守的思想。 这

种思想延伸至社会价值观，又作为宋代人对隐逸

脱俗士人精神的追求而反映在礼器瓷近乎自然

本色的釉彩上。

再次，宋代礼器瓷的装饰体现了宋代宗教

信仰层面上的三教合流与宗教世俗化的特点。

宋代礼器瓷纹饰常为莲花纹、莲叶纹，这反映

了其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而青釉的使用，体

现了宋代礼器瓷装饰与质感对玉和玉器的模

仿，更体现出对于“礼”的重视，这是受到了儒

家文化的影响。 宋代礼器瓷器形内敛，模仿青

铜器但纹饰较少，低纯度的单一釉色形成了清

淡自由的审美，可见受到了道家文化的影响。

在三教合流的基础上，宋代礼器瓷的装饰没有

选择晦涩难懂的装饰图案和稀有的釉色，而是

选择了常见的单一釉色，体现了宋代的宗教世

俗化趋向。

最后，宋代礼器瓷的装饰体现了宋代推陈出

新的社会风尚。 宋代礼器瓷取法于商周青铜器，

但没有照搬照抄青铜器上复杂的装饰和金属颜

色，而是推陈出新，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本土

的技术、风格相融合，使用简单的弦纹、单层莲荷

纹或八卦纹，甚至不使用任何花纹，而是主要使

用质地如玉的釉进行装饰，体现了宋代礼器瓷独

特的技术美。 此举一改青铜器的盛大庄严感，变

成了清秀精致的独特美感，这体现了宋代设计观

念中的推陈出新。 这种推陈出新同时也体现在

全民对生活美学的追求上。 宋代礼器瓷的装饰

也一改青铜器时代上层阶级对于礼器的垄断，受

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喜爱和使用，这种喜好随着

市民阶层和文人的兴起大行其道，体现了宋人对

生活美学的追求。

４　 结束语

设计符号学语义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

看待宋代礼器瓷的装饰，通过对装饰进行语义学

维度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能了解到宋代礼器瓷不

一样的一面，解读出全新的设计语言和文化内

涵，进而更深入地了解礼器瓷装饰的审美意义。

可以说，设计符号学语义的研究对了解宋代礼器

瓷意义重大，同时对今天的陶瓷装饰设计也有着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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